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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看昔日，有很多东西随着时
间渐行渐远，甚至永远地消失了，譬如
陶瓷水缸、木制水桶。我至今清晰地
记得十几岁时，家里有几个大小不一
的陶瓷水缸，大的用来装水，小的用来
装酒、装米。

家里的水缸，是从乡镇的杂货铺买
来的。那时没有自来水，要吃水得去河
里或水井里打水挑回家。因为不可能
每天去挑水，所以几乎每家每户均买了
上宽下窄中间大的陶瓷水缸来储水。
这些水缸大多是用特殊泥土烧制而成
的，内外刷了一层釉质，看起来，摸起来
光溜溜的。买水缸的时候，父亲倒了一
桶水进去，看缸漏不漏。确定无漏水
后，才会把缸买回去。为了防止破碎，
我的母亲还请来舅舅，编织大藤箩，再
把水缸放在里面挑回去。水缸买回家
后，母亲请木匠师傅制作了盖子。这采
用杉树制作的盖子，经久耐用，无需刷油漆。舀水的瓢是
半剖的粗竹节，很耐用。

每家每户都有几对用杉木制造的木桶，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用来挑水的，另一种是用来挑水给农作物浇水施
肥的。两者有点区别，挑水的桶略小，提手用杉木片削刨
成半圆形；浇水施肥的提手用竹片做成，木桶外还箍了几
圈铁丝。缸口要是有了一点破损，就用桐油贴着。老百
姓过日子，只能如此。水缸与我们一刻也不能分离，老百
姓粗茶淡饭的日子有了它，就会感觉踏实。

村东有一片水塘，里面的水清澈、干净、清甜，每到夏
天，长着很多的荷叶荷花以及莲蓬。水边有洗衣服的嫂子
们，说说笑笑，很热闹。她们在石头上捶完衣服，到水里洗
一遍，捏干后就走了。

在水塘边的埠头上站定，丢下一只水桶将水提上来
后，再丢另一只木桶下去提水。两个木桶不要装得太满，
太满的话，挑起来行走的时候会泼掉很多。每家每户的
男子用两头带钩的绳子勾住木桶，再挑起扁担挑回厨房，
将桶里的水倒进水缸里，直至装满为止。

我读高中的时候，曾尝试着去河边挑水，因为力气没
有练出来，我只能挑起两个大半桶水。我把裤脚卷起来
去舀水，有时把裤脚弄湿了，一长一短，看起来很狼狈。
为了防止水荡，就将水边的荷叶摘了，盖在水桶上。这样
的话，挑起来的时候，水便平稳一些。将两桶水倒在了缸
里，再把荷叶顶在头上，笑嘻嘻地走出门去。有时候天
热，这荷叶还可以遮太阳哩。

虽说只是两个半桶水，但当扁担压在我肩膀上时，我
的双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直在抖，胸口在吼，有一种快
跪下的感觉。绳子的长短也有技巧，放长了，水桶拖地；缩
短了，挑水费力。但我会屈服吗？——不会！我拽着水桶
绳子，艰难地站起来，向前迈出了步子。

路本来就凹凸不平，走起路来自然是跌跌撞撞的了，
我尽量保持着两只桶的平衡，不让水从桶中泼出来。左
肩累了，就将扁担转到右肩。有时我要歇几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额头上全是汗水。我每挑一担水，母亲就奖励
一角钱给我。在我很累时，想到一角钱可以买麻花、纸包
糖，便立刻有精神了。

母亲非常心疼我，说我家在高台上，上坡费力，叫我
别挑了，担心我闪了腰。我说:“锻炼筋骨，没什么大不了
的。”我甩了大话，就算肩头磨破了皮也要挑满一缸水。
在我的坚持下，不知道来回走了多少趟，才把水缸挑满。
还有一次，实在挑不动了，就把桶歇在屋子的下面，把水
桶分两次提上来，提完后，我累得瘫软在地上。

挑水的经历，留在记忆的仓库里。那一缸清澈的水，
倒映着世俗生活的幻影。那时的生活是苦的，而今追想
起来，却是甜的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员）

留住一抹绿色
□ 付志明

清晨，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声音将我吵醒。我打开
窗户，看见隔壁的院子里，挖机正在施工，将覆盖着草的
土掀起，装入车辆运出。有人在指挥，挖机、车辆来来往
往，尘土飞扬，一派繁忙。

这个院子栽着成排的樟树，沿着方形围墙栽着桂树，
中央一条水泥路通向院内的建筑，空地上长满野草。从
房间望去，就是一片绿色。樟树葳蕤高大，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褐色的树干，绿色的树叶，随着季节变化，叶片
的绿色渐渐加深，春天刚发芽的嫩绿，进而翠绿、碧绿。
桂树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叶子一直浓浓的墨绿色。这两
种树都碧枝绿叶，四季长青，绿得那么自然，绿得那么热
烈，绿得那么青翠欲滴。

我常常凝望这片绿色。春天的阳光撒在树梢，从浓
密的叶片上泻下来，迎光望去，闪闪发亮，如波光鳞鳞。
和煦的风吹过，片片绿叶随风摇曳，尽情舒展身姿，如翩
翩起舞的女子，风姿绰约，透着迷人的韵致。一阵阵樟树
散发的清香，弥漫到房间里。

金秋时节，桂花开放，淡黄色的小花，一朵朵、一丛
丛、一簇簇，点缀在绿色之中，香馥四溢，似仙露琼浆，清
可绝尘，浓能远溢，令人陶醉。秋高气爽的夜晚，大地笼
罩在柔和的月色中，这片绿色如此宁静、纯秀。

早晨，鸟鸣“叽叽、喳喳”“嘎嘎、啁啾”，有的清脆婉
转，有的高亢嘹亮，叫人早起。常常有鸟儿飞到窗台上
来，有喜鹊、八哥，最多的是麻雀，在窗台上稍作停留，又
飞入那片绿色中。夜晚，虫吟呼号歌咏，有的低吟浅唱，
有的引吭高歌，催人入梦。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也喜欢这
片绿色，唱着动人的天籁，让人忘记身在城市，忘记不远
处就是繁华的街道。

这个院子原来属于一个叫“五统一办公室”的单位，
由与土地、规划、城管职能相关的部门，各抽调数名工作
人员组成，行使这些部门的部分职能，职能之一是出售台
基。这家单位已撤销多年，院子也就闲置下来。

树下栽种进口的针形草，由于多年无人养护，早已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本地野草。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滨
临长江，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没种庄稼的空地上就会长
草。这片野草生机勃勃，繁盛丰茂，如一张厚厚的绿色地
毯，和高大挺拔的樟树、芳香茂郁的桂树相互辉映，层层
叠翠，宛如一幅立体的油画。

在房间读书、喝茶，欣赏这片绿色，是最惬意的时
光。和这片绿色，一起迎来春雨沙沙，盛夏凉风，秋月当
空，冬日暖阳，感受季节变化。

不知什么时候，所居住的小城，商品房如雨后春笋，
鳞次栉比，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看着这些已建好的和
在建的楼盘，望着这片绿色，隐隐一阵担忧。

某天，这个院子门口竖起了某楼盘的牌子。
不久，院内的樟树、桂树被挖起、运走。
今天，施工人员、挖机、车辆进场，施工场面热火

朝天。
望着此场景，我思绪万千。好像一位多年的友人，还

没有准备好，就不得不道别。
我找来花盆，跑下楼，在作业的挖机旁，挖了一簇小

草，栽在花盆，置于阳台。

莲花一年年开过，今年的莲花已经不是
往年的莲花。过去的莲花大都是野生的，是
在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在的莲花有了
杂交种，是人工栽培出来的。人工栽培的莲
藕更白净也更丰满，就像经过精心梳妆打扮
的女子；但莲藕从来都不是用来看的，得好吃
才行。杂交莲藕炖不烂，吃进嘴里特别不是
滋味，咬也还是咬得动，但绝对不是咬莲藕，
更像是咬炖过的橡皮；正因为炖过，所以莲藕
的脆劲也炖没了。杂交莲藕的汤色也变了，
是一种固执的土红色，这样的土红色总是让
人心神不定。吃这样的莲藕是很难受的，尤
其是我们这些吃过野生莲藕的人，嘴巴早就
被野生莲藕惯坏了；咬着杂交莲藕，心里想着
野生莲藕，牙齿咬一下，心就要抽搐一下。伤
心之余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
用这种莲藕炖汤了。发誓归发誓，看见莲藕
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去，还心存侥幸地问：这莲
藕炖不炖得烂？卖莲藕的总是说：炖得烂，只
是价格贵很多。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不
一定舍得花钱，你不一定吃得起这么贵的莲
藕！我其实更希望这就是炖得烂的莲藕，只
要炖得烂，再贵也值得！我一次又一次把贵
得离谱的莲藕买回家，用砂锅炖，用高压锅
炖；还心血来潮买回藕煤炉子，用文火炖一个
通宵；但莲藕还是像橡皮一样不发生丝毫的
改变。

既然我不能改变杂交莲藕，就只能改变
我自己了；我到回忆中去品尝野生莲藕的滋
味，这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在美好的
回忆中，让心灵在莲藕汤中尽情地翻滚，让身
心在莲藕汤中甜蜜地震颤，也算是又吃了一
回野生莲藕。

我记忆中的莲藕汤与禾场上的电影连在
一起。当时乡村活跃着一支支流动电影放映
队，放映队轮流到各个村放电影。我们放学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今晚哪里有电影。
知道今晚有电影心里就装满了期待，人也变
得勤快起来，赶紧做完作业，赶紧做完父母规
定的家务，迫不及待地向电影放映场赶去。
有时候遇到雨，电影没看完就跑回来；有时候
走到地方发现没有扯上幕布，才知道“英雄跑
白路”。第二天有人故意问：昨天看了什么电
影？我们无一例外地回答：最好看的电影，

“英雄跑白路”！我们没有看到电影也像看到
电影一样高兴。

过年就不一样了，过年的时候没有人扯
野白，说放电影就一定放电影。放电影的师
傅就住在我家对面，他在镇上电影院工作。
我跑到他家去打听大年三十晚上放什么电
影，他神秘地一笑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反
正不是“英雄跑白路”！这回答让人又是高
兴又是放心不下，但过年就是这样的：有很
多快乐的事情，也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情；
之所以放心不下，是因为怕错过快乐。年饭
菜也让人放心不下，有没有我最喜欢的莲藕
汤？这尤其让我放心不下。我像大人一样
双手放在背后，像检查工作似的走进厨房。
我看到了一条又一条的大鱼，也看到了一只
又一只的鸡，还看到了大块大块的肉。有了
这些食材，年饭菜就很丰盛了；但还是不够
完整，只有看到了一根长长的脊骨，脊骨上
鲜红的瘦肉，心里才踏实下来。这根脊骨就
是用来炖莲藕汤的。既然莲藕汤也有了，那
就只有一件事情做了，等待幸福时刻的到
来。只要过了今晚，莲藕汤就熟了，我的幸
福也跟着成熟。

莲藕是前几天就买好了的，莲藕上面还
带着泥巴。母亲把莲藕上的泥巴洗干净，瘦
长的莲藕就像我的两只胳膊；莲藕的颜色总
让我想起麸皮的颜色，也让我想起荞麦粑子
的颜色，这种颜色才是自然的颜色，过于白净

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这就像人一样，我本
来生长在乡村，皮肤黑就是我的本色，如果白
白净净的，反倒不是我自己了。莲藕出自于
污泥，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像石灰一样白，
像石灰一样白的莲藕就是炖不烂的莲藕。母
亲把莲藕清洗干净之后，就用刀斜着切开莲
藕，莲藕切出很宽的斜面，这样更容易炖烂。
母亲炖莲藕汤用的一口厚厚的粗砂锅，砂锅
表面能清楚地看到烧结在一起的砂砾。砂锅
不可以貌相，这样的粗砂锅炖出来的莲藕汤
才格外好喝。母亲把脊骨放在下面，莲藕放
在上面，一次性加入冷水，水刚好没过莲藕。
先用旺火烧开，再用文火炖一个晚上。过了
这个美好的晚上，浓稠的莲藕汤就绽放出笑
脸了。

我们这里的年夜饭都是中午十二点前后
吃的。吃年饭之前先要燃放鞭炮，放完鞭炮
就关上大门吃年饭。关上大门是有讲究的，
这是关上财门，把财留在家中。我最喜欢吃
年饭了，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吃到什么
时候就可以吃到什么时候。父母还一个劲地
笑着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好菜呢。其实我
已经吃得够慢了，我也吃得够多了。过年的
气氛真好，只有好东西吃，没有批评吃，更不
会有“家伙”吃。过年就是儿时的天堂，安全
而又快乐！吃完年饭，吃完晚上的饭，还是没
有喝到莲藕汤。莲藕汤是晚上喝的，电影也
是晚上看的，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晚上
等着我，这个晚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终生
难忘的晚上了。

晚上终于来了，比以前所有的晚上都更
黑更冷，但也更激动人心。心里是亮堂的，
心里也是热乎乎的，我飞也似的来到露天放
映场。露天放映场的电灯雪亮，密密麻麻的
人群挤在一起自然组成欢乐的海洋，寒冷的
夜空中也有多余的热情在洋溢。我站在人

群中，我更是快乐的一份子。今天放映的电
影是《洪湖赤卫队》 ，这是意外之喜，这部
影片刚刚恢复放映，我们还只听说过，今天
居然就看到了。而且这部片子还是彩色
片，我们以前看的电影可都是黑白片啊！
过年的惊喜竟有这么多！电影眨眼就看完
了。人们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心里忐
忑不安，今天是过年，不可能这么快就散场
了啊！师傅开始上片了，人群中一阵喧哗
声，这是快乐的声浪。接着放映的是《红色
娘子军》，也是彩色影片。这更是意外之喜
了，这部影片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红色娘子军》也很快看完了，这也未免太
快了！天其实已经不早了，但人们还是不肯
离开。有的人喊了起来，还要看电影。最后
还是村支书发话了，把这两部影片再放映一
遍。人们欢呼起来，快乐的海洋汹涌彭拜！
重放的两部影片也放完了。我其实很希望
再放一遍，但没人听我的，我也只得回家
了。我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已经完全忘记
莲藕汤了。

我回到家中，家里热气腾腾。父亲坐在
树兜燃起的火堆旁。树兜刚开始燃烧，大火
还只是在引火的树枝上燃烧，树兜的身上还
看不到隐隐的红色火焰。母亲在厨房里忙
碌，我听到了莲藕汤咕嘟咕嘟的笑声，我这
时才想起来还有更好的“电影”，这场“电影”
我是主演，我自己参与其中。母亲把菜都端
上桌子，我们满怀喜悦地坐到桌子边上来。
我用汤瓢舀了一瓢汤，一瓢汤就是大半碗
了；我又用筷子去夹一块莲藕，莲藕在筷子
上碎了，又散落到汤锅中。我的心里一热，
我熟悉这种莲藕，我也熟悉这种味道，我还
只是动了动筷子，这种莲藕这种味道就已经
在我的舌头上化开了。我站了起来，我再次
用筷子去夹。母亲笑着说：用汤瓢更顺手。

我于是又拿起汤瓢，莲藕的汤色就更像麸皮
的颜色了，这就是藕色，一种纯天然的色
彩！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弄虚作假。藕色的
上面还有一层白亮的油泡，一些油泡开心地
隐没不现了，一些油泡又高兴地跳出来。父
亲在我夹莲藕的时候已经舀了一碗汤。我
刚把莲藕舀到碗里，就听见父亲洪亮的声音
说：过年吃一碗安和汤，一年都安安和和。
我更加兴奋了，我真想请韩英也来喝一碗莲
藕汤。我绝对相信韩英是喝过这种莲藕汤
的。韩英也肯定知道，我们这里把莲藕汤又
叫做安和汤，用方言读出来更是别有一番韵
味。我喝了一口莲藕汤，汤中有一丝丝细腻
的粉粒从嘴中滑过；一瓣一瓣酥烂的莲藕也
随着浓汤来到嘴中，咬一口就痛快地化开。
莲藕不动声色地启发着身心，我陶醉了。我
还能感觉到白色的油泡在舌头上生生灭灭，
油泡再多也不会油腻，莲藕早就把脊骨的油
腻化尽了。我又小心翼翼地从碗中夹起一
小块莲藕，我不能让莲藕在筷头上化开，我
只能让莲藕在舌尖上化开，我希望我的舌尖
上也能盛开一朵莲花！粉扑扑的莲藕汤胜
过纯净草原上的酥酪，也胜过广寒天宫中的
甘露。我仿佛看见，莲藕汤有如一首歌谣在
故乡的大地升起，在广袤的湖区水乡久久飘
扬，在人们的心头久久飘扬。母亲摸了摸我
的脸，笑着问：不冷了吧？我大声说：早就不
冷了！当我不得不放下汤碗的时候，已经是
转钟一点多钟了。我明天还可以喝到莲藕
汤，我带着甜蜜的想望上床，我心满意足地
进入梦乡。

莲花一年年开过，我期待有一天还能看
到儿时的莲花，还能吃到儿时的莲藕汤。野
生莲藕的种子始终都在泥土里，野生莲藕从
来就没有离开过，或许明年野生莲藕就能长
出新芽。

莲藕汤
□ 田原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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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安如大海
战国屈平曾经对人说过，想在五百亩的

土地上种上兰芷。这或许只是永不能实现的
梦幻，但是他对于花草的偏爱，让人怀疑他是
否是一个从脂粉队里出来的贵族公子哥儿。

在现实里，丝丝甜蜜的花香，随风远去，
无声无影。有花的地方，鸟儿、蜜蜂必来，白
云更白，池水青绿，蛙鸣惊醒红桃的夏梦。在
槐树下，挖一口井，打造一个微型的小江南。
有山、有雨、有过客，便是宋代的一首小令。

鱼戏荷叶下，露珠从柳梢坠落，打破残月
的幻影。色彩由晦暗变为明亮，转为淡黄，最
后金黄。佳人袅袅婷婷，穿着藕色印百合长
裙，撑着苏州油纸伞，像一只翩翩蝴蝶，倏然
而过。

佳人，等待木鱼的消息。佳人，在斑驳的
石拱桥上，一眼万年，水流激荡，不舍昼夜。
秋天，落叶是天宫的信笺。在迷蒙的光中，没
有人可以读懂一些偈语。踩着满地碎金行
走，南飞雁掠过树梢，凄清的空气、宝蓝的湖
水，柔顺的世界。佳人，长衣轻柔，黑发秀美，
让风从指尖穿过，且留一声轻吟。秋，不仅仅
有黄色，还有褐色、白色、橙色等等。水边的
枫树，很红，飘落到水面，流走，剩下几条隐形
的涟漪。秋雨将来未来，天空低黑，枝叶飒
飒。芦苇间的白发渔翁正在撑船出行，将要
长开一张白色的丝网，捕捞深处的肥鱼。倘
使人间太污浊，可到这世外之处避尘嚣，不必
哀怨，不必愤懑，一定要乐观，让心在天地间
自由地呼吸。

对于萧瑟的秋天，大多数人感到凉意、
怅惘。枯叶，一片、两片、三片，轻轻落下，却
又被轻薄的风儿卷走。秋雨梧桐，滴答滴
答，碰到黄叶的纹路，洗去灰尘。佳人，在白
墙下看雨，俯拾一片枯叶，却没有找到题诗
的痕迹。唐代的风雅，已然消失在烟云深
处，缱绻的往事，凝固成古卷上的一行行整
饬的宋体字。不复杂的心情，力图使它简
单。也许，昔日太多的秘密，造物主是不会
轻易透露给别人的。雨洗乡野，云掩丛莽，
爱与不爱，不用刻意去强求。随缘随性，安
如大海。

冬雨，是秋雨的余绪，一场接一场，虽然
是毛毛雨，却已将阴霾布满。朔风劲吹，枝柯
光秃秃，街上男女老少缩肩蹙鼻，行步匆匆，
倏然而过。绿草早经放弃叶片，潜伏到地底，
等待来年的春天。民国徐志摩氏天真热烈，
曾经写诗道：“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
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
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伊走在冷风
里，手捧着红薯，想起这欢快的诗句，双目闪
烁，雪花塑造干净的世界。

下 心字香烧
我一直觉得，将繁冗的岁月清零的人，

颇具慧心。安谧的时节，我信步葡萄藤下，
看远处墙外的粉花零落，小声哼唱宋人蒋
竹山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
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度与泰
娘娇。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
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
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最后一句话

素来为我喜爱。在色彩变换的季节里，很
多人很多事，不可挽留、不可补救。我们所
能做的只能是顺其自然，旷达开朗。等待
到最后，或许是鲜花，或许是一堆草根。徘
徊到最后，或许是惆怅，或许是拒绝。在时
热时冷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抛弃、学会
珍惜。

北方的一位哲人，曾在贺兰山下开导我，
人生如莲花，开时必须竭尽全力，以笑脸迎接
每一个清爽的夏晨。邂逅晶莹的露水，不必
过分欢欣，不要十分讶异，在合适的时间，必
定有你的位置。不要记住别人的眼神，别人
的眼神只是用来安放他自己的日月。谁亦不
会过度关注你。只有自己的年轮，记下生命
中的点点滴滴，记下生命中的救赎与宽恕。
鲜衣怒马、壮志凌云，在追求的途中，轮廓会
渐渐清晰。

行走在人世间，步履沉稳而轻盈。“呼儿
千金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澎湃豪情，
渐如长江之水，出三峡后，舒缓纡徐，如带如
纶。每一天不一样，眼光却要更加锐利，搜寻
唯美的事物，去赏鉴。

清丽的歌谣，间或从远处飘来，余音袅
袅，伴我穿越一个个黑暗的夜晚，点缀了生命
的边际。

诗人不是写在名片上的几行介绍。真正
的诗人，可能是渔夫、樵人，可能是浣衣女、击
柝翁，可能是三岁小孩、耄耋乡贤。时间在诗
歌中修筑铁轨，然而不是每一个人均可以抵
达远方。我只有一只秃笔，却仍想写下斑驳
的岁月在夏天变清晰的过程，姹紫嫣红也罢，
鸢飞鱼跃也罢，收罗无遗。人生忽如寄，要善

待自己，必须知道，在生命中，哪些是流沙，哪
些是金玉。

有希望留在人间，将生活变得有甜味，不
必去在意流言蜚语，岑寂的时候，点燃一根檀
香，在篆字形的袅袅香雾中，抄写一卷《心
经》，那样的灵魂终究是高洁的，宛如在白云
之上。陌上野花缓缓开，在春阳中见到莞尔
一笑的伊，无端欢喜，不敢高声语，目送伊离
去。只盼伊走得更慢，更慢。

我在旅行的途中，见到山峦与河海，想
象张博望凿空西域的壮举、唐玄奘远逾流
沙的气概，期待自己多学多思，获得一些
启迪。也许，一个人的视野，终需跋山涉
水来扩充。行万里路，远远比读万卷书重
要。万里路，越走越活。万卷书，可能会
越读越死。

在故乡的小道上，最唯美的是溪边浣衣
少女脸颊上的那抹嫣红，最甘甜的是村北千
年古井里的清水，最好听的是红杏枝头的百
灵鸟的婉转之音。花开有落时，水最热时亦
会转到极冷。春夏秋冬的隐形门扉，在虚空
之上，季节连接处被飞鸟擦干净。犹记湖沼
深处，鸥鹭翔集，白鱼浮水，暖阳爱抚藻荇，
有人乘舟远行，好似从南朝乐府中来，衣衫
古朴，水天一色。水乡灵秀，适合才子佳人
度蜜月，且听风吟，采一段明媚的流光，织成
手帕，挂在情人的柳腰间。一时芬香，一世
芬香。

笨拙如我，亦愿意在河边唱歌，在河边
种下隐秘的心愿。他年花开，必定有一朵属
于我。

（作者单位：监利新沟镇思源小学）

粉秋蛩扫
□ 赵礼胭


